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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蹤跡的人
李浩是經濟開發區主任，因涉嫌受賄，被

市紀委盯上了。李浩出國考察回來的那天，正

趕上是週六，他上午八點回了家。八點半，市

紀委洪副書記帶著兩個部下，乘一輛“中客”

前往李浩家。李浩家住桃園社區，那邊已經有

人在暗中監視李浩了。

“中客”駛出市紀委大院不久，急驚風撞

著慢郎中，司機楊兵對洪副書記說，他肚子難

受，得馬上方便一下。他把車停靠在路邊，捂

著肚子跑進對面的樓裡。

過了幾分鐘，楊兵跑了回來，繼續駕車趕

往桃園社區。到了那邊，與監視的人會合，直

奔李浩家。

李浩家的門鈴響了又響，屋裡卻沒有一點

動靜。洪副書記覺得不對勁，火速找來鎖匠，

從外面把房門打開。

李浩家卻空無一人，洪副書記疑惑地問：

“怎麼回事？”負責監視李浩的人急得腦門直

冒汗，嚷嚷著：“我們親眼看見李浩回了家，

也沒見他出來，他怎麼就沒影了呢？真是活見

鬼！”

李浩離奇“失蹤”，給洪副書記出了一個

大難題，他決定去社區監控室，看能否從監控

視頻上發現什麼線索。

洪副書記他們正匆匆往監控室走著，忽見

社區的幾個保安往這邊跑，個個神色慌張，一

問，說是一個男子剛才從 12號樓跳下來摔死

了。洪副書記心頭一動：會不會是李浩？來不

及多想，他們也跟著保安去了12號樓。

12號樓前已有不少人圍攏在一起，只見

一個男子軀體呈“大”字狀，血肉模糊地趴在

大理石地面上，身下全是血。跳樓者不是李浩

，而是市水務局辦公室主任田慶。洪副書記不

認識田慶，既然不是李浩，他也沒心思探究田

慶的死因，趕緊去監控室了。

在社區監控室，洪副書記他們反復查看著

監控視頻，卻始終沒有發現李浩的身影。眾人

更加疑惑：李浩到底哪去了？

洪副書記的眼睛緊緊地盯著大螢幕，突然

，他大叫起來：“停，停一下！”

話音剛落，一個長髮女子便被“定格”在

大螢幕上了，時間顯示是8點45分。視頻中的

女子長髮披肩，身穿米色套裙，太陽鏡遮住了

半個臉，左臂上挽著一個精緻的坤包……

洪副書記指著大螢幕，激動地說：“你們

看仔細了，此人男扮女裝，正是李浩！”

眾人的目光齊刷刷地投向大螢幕，沒錯，

就是李浩！

李浩48歲，人顯得年輕，再加上他1米65

的個頭，很瘦，又眉清目秀的，裝扮成女人真

的很難分辨出來。可剛才監控視頻上，李浩抬

起右胳膊捋頭髮，洪副書記發現他手腕上戴的

是一塊勞力士男式手錶，這才露出了馬腳。

通風報信的人

這時，洪副書記臉色鐵青，說：“李浩能

在我們到達之前化裝逃了，你們說，這意味著

什麼？”

這還用說嗎？有人向李浩通風報信了！

從監控室出來，洪副書記安排了人繼續留

守，其他人撤回。

一回到紀委，洪副書記就把楊兵叫到辦公

室，待楊兵在對面坐下，洪副書記冷冷地說：

“楊兵，我問你，咱們去桃園社區時，你途中

下車去方便，那個時候你是不是做了什麼？”

楊兵身子僵直，結結巴巴地說：“我沒

……沒做什麼……”洪副書記厲聲說：“不要

以為你不說，我們就不知道。只要做了，總是

能查清楚的！”

楊兵眨巴著眼皮，馬上改口道：“我想起

來了，我打了個電話，是打給我媳婦的，我是

告訴她晚上回我媽家吃飯……”

洪副書記“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怒氣衝

衝地說：“楊兵，你別跟我耍花招，只要去移

動公司一查，就知道你那個電話是打給誰的，

你趁早老實交代！”

楊兵的身子開始顫抖，哆哆嗦嗦地說：

“洪書記，我說實話，我打給了田慶……”

“田慶？”洪副書記大吃一驚，差點從椅

子上蹦起來……

半年前，楊兵在朋友的一次酒宴上認識了

田慶。從那以後，田慶就主動跟楊兵來往，他

隔三岔五請楊兵喝酒吃飯，常送他好煙好酒，

兩人的關係迅速升溫。一個月前的一天，楊兵

要買房子，錢不夠，田慶一下子借給他 10萬

，還說什麼時候有錢了再還。酒桌上，田慶對

楊兵說：“老弟，說句掏心窩子的話，水務局

辦公室主任是個肥差，常在河邊站，哪能不濕

鞋？我問題肯定有，但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紀委那頭，你平時給我留點心，有什麼動向，

給我傳個信，免得我被動了……”

今天上午八點半，楊兵被臨時告知，開車

送洪副書記他們去辦案。車出了市紀委大院，

楊兵才知曉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桃園社區，田

慶正住在桃園社區啊！楊兵料定洪副書記這次

去“雙規”的對象肯定是田慶，於是，他藉口

拉肚子，路上停車跑進樓裡。由於太緊張，楊

兵在手機裡心急火燎地對田慶說：“洪副書記

現在正帶人去桃園社區抓你，你快想辦法吧。

”

洪副書記冷冷地瞪了楊兵一眼，說：“其

實沒有人向紀委舉報田慶，田慶根本就沒在紀

委掛號，可你的一個電話，讓他選擇了跳樓自

殺，這說明他的問題非同小可……你走吧，等

待組織上對你的調查、處理。”

楊兵走後，洪副書記思緒更亂，心裡一直

在琢磨：到底是誰在向李浩通風報信呢？到了

下午兩點，洪副書記的手機忽然響了，一看，

是留在桃園社區的人打來的……

見不得人的人
留在桃園社區的人向洪副書記報告說，就

在剛才，李浩在逃離桃園社區五個多小時後，

竟然男扮女裝又回來了。李浩回家後，負責監

視的人就把守在他家門口。

洪副書記又驚又喜，他馬上叫上倆部下，

火速趕往桃園社區。

半小時不到，洪副書記他們趕到李浩家，

叫開門後一看，站在門口的正是李浩，此時，

他已經恢復了原貌，身上穿的是一件華麗的長

袍睡衣。李浩見門口站著幾個神情嚴肅的男子

，頓時顯得驚慌失措，往後連退了幾步才站住

。

洪副書記一步跨進屋，出示了證件，向李

浩宣佈說，因他涉嫌嚴重違紀，要對他進行審

查。李浩面如死灰，癱在沙發上直喘粗氣。

李浩被帶到了一個位置偏僻的賓館。在一

間不大的房間裡，洪副書記說：“李浩，在你

正式接受組織審查之前，有個問題你必須老實

交代——你能夠在我們到達之前化裝逃走，是

誰向你通風報信的？”

李浩苦笑道：“洪書記，你們誤會了，根

本沒人向我通風報信。”

“你這是狡辯！”洪副書記呵斥道，“我

問你，你一個堂堂的正處級領導幹部，大白天

的，出門為啥裝扮成女人？”

李浩歎了一口氣，說：“其實，我這麼喬

裝打扮，為的就是去跟情人秦慧慧幽會。跟秦

慧慧交往畢竟見不得人，一旦暴露，我就毀了

，扮成女人，那就好多了，也不用提心吊膽的

了。這一回，是秦慧慧的媽突然生病了，我才

提前回國，今天一到家，就急著去見她……唉

，命當如此啊……”他顯得非常懊喪。

洪副書記萬萬沒有料到，他對李浩失蹤的

判斷竟大錯特錯，他盯著李浩那張憔悴的臉，

腦海中卻出現了田慶倒在血泊中的畫面。他站

起來，轉過身去，感歎道：“這些心中有‘鬼

’的人啊……”

心中有“鬼” 推銷心理學
天橋上，風很大。李婭隨著人流往前走，一個

頭戴嘻哈帽的小夥子擋住她的去路：“大姐，買一

瓶洗髮水吧！”

李婭最討厭這些推銷員了，她不高興地搖了搖

頭，繼續往前走。

可這小夥子一直跟在李婭後面，全力推銷著：

“大姐，你別走，只耽誤你一分鐘的時間，就能換

回你百分百的美麗……”

李婭心情不好，吼道：“你給我滾開！”

小夥子愣了一下，小聲嘀咕：“頭皮屑多，脾

氣就是大……”

李婭回頭，惡狠狠地瞪了小夥子一眼，可小夥

子還是面露微笑，繼續推銷：“要想拴住男人的心

，就該洗去頭皮屑，打扮得光彩照人……”

小夥子的話，一下子就戳中了李婭最敏感的神

經。老公沒錢，可還是靠著一張俊臉，在外面拈花

惹草，惹得李婭都想殺人了。

小夥子好像看出李婭的心思，繼續說：“大姐

，要是你打扮起來，比那些小三漂亮多了……”

小夥子的嘴巴很甜，不一會兒就把李婭的心說

活了，臉上露出笑容來。

小夥子不忙推銷洗髮水，先介紹起自己來，說

他叫林波，是在校大學生，主修心理學。他暗戀班

花，向她表白，可班花指著他的頭髮作了一首打油

詩：“昨夜寒風吹，今早滿頭白。要想我來愛，先

掃頭上雪。”

李婭笑了：“她是說你的頭皮屑？”

“大姐真聰明，自從我用了‘去得快’洗髮水

，頭皮屑沒了，班花也和我相戀了。為了讓更多受

頭皮屑困擾的人重獲幸福，我就趁週末幹起了推銷

。”

李婭說：“揭開你的帽子看看。”

林波小心翼翼地按著頭髮，揭開嘻哈帽，露出

柔順的頭髮來。

李婭一看，真的沒有頭皮屑，高興地說：“我

買兩瓶。”

林波剛低下頭，從包裡拿洗髮水，突然一陣大

風刮來，林波的假髮被吹走，竟露出一個禿頂來。

“你這天殺的騙子，竟然敢騙我……”李婭一

陣狂罵。

林波難過地蹲在地上：“大姐，我也是受害者

。我用了‘去得快’洗髮水，頭髮都掉了。我找到

黑心廠家，他們答應給我兩萬元的賠償，就是這些

洗髮水……”

李婭再也不想聽林波嘮叨了，甩手就走。

林波急了：“大姐，這洗髮水還有妙用，比如

對付那些出軌的男人。只要他們和我一樣變成禿頂

，就沒有女人喜歡了……”

李婭聽了，咬咬牙說：“給我來五瓶洗髮水！

”

眼看著李婭提著洗髮水走遠了，林波長籲一口

氣，揭掉頭上的禿頂頭套，露出茂密的寸頭來：

“推銷心理學沒白學啊……”

阿南出生那年可把他爺爺高興壞

了，正巧他的父母正在創業期，忙得

不可開交，老爺子自然是二話不說就

把阿南帶回農村自個兒親自來帶。阿

南生下來偏小，老爺子花了自己不少

積蓄給阿南打了一對金腳環，想把他

的“命”拴住。老爺子有過三個孩子

，帶孩子自然是不在話下，阿南在老

爺子的照顧下變得白白胖胖，健健康

康地長大。

阿南三歲那年，在泥地裡玩耍弄

丟了金腳環，回來哭得非常傷心，可

把老爺子嚇壞了，抱住孫子把全身上

下檢查了個遍看有沒有傷口，才從阿

南口中知道只是因為丟了金腳環，老

爺子抱著他溫柔地說，沒事沒事，孫

兒沒事就好。把阿南哄睡以後，老爺

子自個兒去泥地裡摸了一晚上，終於

找到了金腳環，趁著阿南熟睡給他戴

上了。

阿南再長大一些，腳環就帶不住

了，老爺子把它收在了一個鐵盒子裡

。老爺子對孫兒大手大腳，但自己卻

很勤儉，阿南丟了不要的東西，他都

會小心翼翼地收藏在鐵盒子裡，阿南

玩膩的陀螺、用壞的玩具槍、穿破了

的舊手套，一股腦兒都放進鐵盒子裡

。

六歲那年，阿南開始換牙，阿南

疼得哇哇叫，老爺子為了哄阿南開心

，買了一隻小狗玩具，於是阿南抱著

小狗玩具，老爺子抱住孫子，手裡拿

著那顆牙，說把這顆弄痛我孫兒的臭

牙給丟掉！然後，悄悄地把牙也放進

了鐵盒子裡。

八歲那年，阿南的玩具狗丟了，

這回老爺子沒能再找到，於是心想著

給阿南買一隻真狗，若是阿南再丟東

西，狗鼻子能幫他找回來。當老爺子

把狗崽子帶回來時，阿南可是喜歡得

快瘋掉了，抱著小狗又是餵奶又是唱

歌哄它睡覺。小狗漸漸長大，成為了

阿南最好的玩伴。老爺子對訓狗也很

有一套，不管阿南丟了什麼，小狗都

能給他找回來，如果阿南不需要那東

西了，老爺子就還是把它放進鐵盒子

裡。

十歲那年，阿南被父母接回去住

了。他的父母已經步入小康的行列，

有車有房，衣食無憂。但是阿南卻不

喜歡他們，阿南是隨著老爺子長大的

，感情很深，對父母卻很陌生。老爺

子也捨不得阿南，只得讓小狗陪他去

了城裡。每天夜裡，阿南都會給老爺

子打電話，說想吃他做的菜，想聽他

講故事，想在村裡的泥地裡玩……他

說，爺爺，爺爺

，我想你了。

老爺子每每

聽到這兒，就默

默流淚，電話裡

頭卻只是說，孫

兒，你可要吃飽

穿暖，在城裡好

好讀書，什麼時

候想來爺爺這玩

了，就來看看爺爺。

12歲那年，阿南的父母吵架鬧得

很厲害，阿南很害怕，他第一次離家

出走，誰知道小狗認路，阿南跟著小

狗走了一夜走回了爺爺家。爺爺看見

阿南時，心疼得眼睛泛紅，一邊打電

話罵阿南的父母，一邊抱著孫子，替

他抹著淚，才發現走了一夜的阿南已

經在自己懷裡漸漸入睡。

老爺子對阿南說，孫兒，以後你

那不長心的老爸老媽要是還吵架，你

就打電話給爺爺，爺爺接你回來。

半個月後阿南的父母把阿南接走

了，這一次，阿南父母故意把小狗留

下，怕下回這小狗又把阿南給帶跑了

。

時間慢慢過去，阿南慢慢適應了

在父母身邊的生活。阿南給老爺子打

電話的次數越來越少，進入高中以後

，阿南便再也沒有給爺爺打過電話，

他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自己的

朋友，自己喜歡的女生，在忙碌的學

習中，他逐漸長大，考入了一所不錯

的大學。那天在慶祝的酒席上他喝了

很多酒，老爺子怕他喝壞了身子，替

他攔了很多酒。

後來，阿南去過幾次村裡看老爺

子，但是都呆不長，半天就離開了。

他開始不喜歡老爺子做的菜，覺得不

乾淨；他也不認得兒時的玩伴了，唯

有那只狗他還會去摸一摸，但是它也

老了。

阿南 26歲那年，爺爺去世了，他

才想起自己已經有三年沒有去看過他

了。在葬禮上，阿南獨自喝了許多悶

酒，一是因為工作上不順心，二是因

為感情上不如意，他想著如果這時爺

爺在就好了，他一定會告訴自己怎麼

做，叫自己要處處小心。但是老爺子

已經不在了，唯有那只老狗還趴在老

屋子的門口。

阿南把老狗帶回家了。

28歲那年，阿南的生活步入正軌

，他升職加薪，並且交了懂事乖巧的

女朋友，他打算買房子為結婚做準備

，為此他開始收拾東西，把不需要的

舊物收拾起來丟在門口，這樣，搬家

的時候會方便些。但是奇怪的是，阿

南發現他丟在門口的東西第二天早上

就會消失不見，一開始他以為是撿破

爛的人拿走了。時間久了，他發現自

己不管丟什麼東西，即使是毫無價值

的廢紙都會消失不見，阿南感到很奇

怪。於是有一天他有丟了一袋舊東西

在門口，想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夜裡他看見老狗叼著他的那袋舊

東西往街上緩慢地跑著，阿南跟在後

頭，心裡越來越奇怪，一直跟到了快

天亮的時候，他又累又困，打算放棄

了，心想著也許是這老狗發瘋了。

而他眼前卻出現了一間老房子。

是老爺子的房子。

老狗把裝著舊物的袋子拖進老房

子裡，丟在一個櫃子旁邊。阿南這才

發現那個櫃子旁邊居然堆滿了自己丟

棄掉的老物件。

村子外面修路建房，早就面目全

非，怪不得阿南一時沒有認出來，只

有老狗還認得這路。老屋如今破舊不

堪，沒有人住，掛滿了蜘蛛絲，甚是

淒涼。阿南進去，打開櫃子，無意間

看見裡面放著一個鐵盒。

阿南打開後，記憶瞬間湧上心頭

，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他淚如雨

下。過去就是在這個屋子裡，爺爺抱

著他，他抱著小狗。

他打開盒子，裡面裝著他兒時的

玩具，他換掉的第一顆牙，他的金腳

環，還有老爺子在他考入大學時沒親

自給他的紅包，以及他自己都不知道

的自己兒時的照片……如今都已經開

始泛黃。

原來老狗打小就養成了把阿南丟

掉的東西往鐵盒子附近帶的習慣，這

都是老爺子教出來的，他擔心阿南這

丟三落四的習慣改不掉。如今老爺子

不在了，老狗卻依然保持著這個習慣

。

有人說過，父母的愛是偉大的，

而爺爺奶奶的愛是無私的。而那個鐵

盒子裡，就裝滿了老爺子對孫兒無私

的愛。

老人與拐杖
有位老人他經常唉聲歎氣，歎自己已逝的年華，總覺得自己快要死掉

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連走路都費勁起來，所以他只能依靠拐杖才能行

走。 有一天他拿起拐杖感慨地說道：“拐杖呀！我現在是離不開你了，

我的身體大部分要你來支撐，這真是個巨大的不幸，看來我離死不遠了。

”

拐杖聽了，特別生氣地說：“其實我一點也不想讓你依靠我，因為我

瞧出來了，沒有我你本來就可以走的很好，只是你的心態決定了你的行動

。”

“不！拐杖你不瞭解，我真的老了。”老人說著咳嗽了幾聲，身體跟

著微微顫抖。

拐杖聽了幾乎憤怒了，他說：“你放開我……” 老人被他的喊聲嚇

了一大跳，連忙鬆開了手，隨後他又聽見拐杖大吼：“走！向前走，腦子

裡什麼也不想，只想著我能走，我能走得很好。”

老人像是被嚇壞了，對拐杖言聽計從地向前走去，沒想到他這幾步走

得很好，比拄著拐杖走的都好，老人納悶的看著拐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

突然就能走了。

拐杖這才放低了聲音說道：“這下你相信了吧？你本來就能夠走得很

好，你的身體還沒老到不能走的地步，只是你的心態，讓你衰老，如果你

不改變心態，積極生活的話，我想用不了多久，你的生命就會結束的。”

老人認真地想了想拐杖的話，他覺得有道理，從此以後他再也不自怨

自艾了，而是積極面對生活，沒想到他的身體越來越好了，連跑起來都沒

問題。

碰瓷不容易
黃三是個碰瓷黨，靠耍無賴過日子。可現在司機警惕性都提高了，碰

瓷黨的日子也不那麼好過。

這天，黃三轉悠了半天沒有找到冤大頭，正垂頭喪氣，一個老人牽著

條狗走過來，那狗在老人身後嗅嗅這嗅嗅那，忽然嗅了一下黃三的腳。黃

三惱了，對著狗肚子就是一腳。那狗也不示弱，飛快地咬了黃三的腳脖子

，黃三痛得沖老人直喊：“別走，你的狗咬我了！”

老人回頭一看，黃三的腳上果然被咬出了兩個牙印，趕緊連聲道歉。

黃三哪裡肯甘休，最後訛了老人一千塊錢，說是補償醫療費，這才甘休

。 黃三用這些錢打了預防針，還剩了幾百塊，腦瓜一轉來了主意：今兒

咱就碰狗瓷！

趁著牙印還新鮮，說幹就幹。黃三來到另一條街上，不久便遇到一個

遛狗的女人。黃三和女人擦肩而過，走到狗旁邊的時候“哎喲”一聲蹲在

了地上，沖女人嚷道：“你的狗咬我了！”

女人回身看到黃三腿上的狗牙印，嚇得不得了，驚慌失措地道歉：

“大哥，對不起，我，我賠錢……”說完就翻開了坤包。

黃三暗喜，可是女人很快停下手，叫道：“不對呀，我的狗戴了牙套

……”說完掰開愛犬的嘴巴，露出厚厚的牙套。黃三見狀，趕緊溜了。

這回黃三有經驗了：行動前要觀察狗的嘴巴。

他又走到另一條街，盯上個遛狗的男人，看准了那狗長著鋒利的牙齒

，瞅准個機會，及時地在狗跟前蹲了下去，捂著腿肚子假裝慘叫起來：

“你的狗咬我了……”

話音剛落，黃三便感覺前面來了一陣風——原來幾個壯小夥奔他撲來

，三下五除二把他摁倒在地，黃三迷惑不解地叫道：“你們幹什麼？”

那個遛狗的男人掏出一個證件，說：“不許動，我們是便衣員警……

我們懷疑你是毒販？呵呵，我這條警犬可從來沒咬錯過人！”

老屋裏的鐵盒


